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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老龄化进程加速，引发一个日益凸显的问题——

一人独居终老一人独居终老，，谁来签字谁来签字、、谁来继承谁来继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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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海率先迈出了独居者身后事
制度化探索的重要一步。5 月 19
日，上海多部门联合印发《无继承人
逝者丧事承办和遗产管理工作指
引》，对丧事办理、金融资产查询、丧
事费用优先支付等作出明确规范。

值得注意的是，该指引清晰区
分了“丧事承办人”与“遗产管理
人”：远房亲戚可依法担任丧事承办
人，料理殡葬事务；民政部门作为遗
产管理人处理财产债务。生前长期
照护逝者的亲友，可作为“利害关系
人”向法院申请指定民政部门担任

遗产管理人，进而依法主张合理的
费用补偿。

“身后有托”是底线，但更好的
防线在于“事前规划”。“如果独居者
在有行为能力的时候，就把意定监
护安排好，留下遗赠、医疗预嘱等，
后面的监护和身后事处理等，就都
不成问题了。”张玉霞说。

《半月谈》记者从相关部门了解
到，如今越来越多未婚未育、亲属关
系淡薄的群体，正在把意定监护“做
在前面”。2026年1月，北京市东城
区启动“同心护老监护赋能”项目，

系统性构建“意定监护服务体系”；
2026 年 1 月 1 日起，上海正式施行

《关于推进实施老年人意定监护
制度的若干意见（试行）》，明确加
强培育提供监护服务的专业性社会
组织。

上海市政协常务委员、民盟上
海市委专职副主委姚卓匀表示，目
前全国从事意定监护服务的社会组
织数量很少，应加快培育壮大。中
国太保战略研究中心主任周燕芳呼
吁，搭建全国或全省统一的意定监
护信息登记备案与共享平台，以实

现监护协议订立、变更、撤销，民事
行为能力鉴定及监护启动、终止等
全周期信息统一归集、动态管理。

事实上，意定监护、临时监护、
遗产管理与丧事承办，本质上是四
件相互独立的事务。它们的启动
条件、适用阶段以及权责范围均截
然不同，但在现实中，社会公众对
此常常产生混淆，相关部门亟须加
强相关政策的普及与解释工作，为
每一位独居者托举起安心、体面的
晚年。

（据《半月谈》）

今年初，上海的邓女士在出租
屋内突发脑梗，房东发现后第一
时 间 联 系 居 委 会 将 其 送 医 。 然
而，送医仅仅是第一步，随之而来
的怎么治、谁来付费等问题更为
棘手。邓女士无配偶、无子女、父
母已离世，也没有其他近亲属愿意
承担监护责任。

得知邓女士的情况后，徐汇公
证处第一时间启动“调查接力”，奔
赴多区调取户籍档案、婚姻信息、人

事档案等相关材料。3月5日，徐汇
公证处正式出具全区第一份“临时
监护人公证书”，确认由邓女士户籍
所 在 地 居 委 会 担 任 其 临 时 监 护
人。凭借这份文书，居委会得以在
法院最终判决前，签署医疗方案、
前往银行支取费用，为后续治疗争
取时间。3 月 11 日，徐汇区人民法
院正式作出判决，指定由户籍地华
泾镇印象旭辉居民委员会担任邓
女士的监护人。3 月 19 日，邓女士

因病情突然恶化，经抢救无效不幸
离世。

类 似 的 情 况 也 发 生 在 静 安
区。家住宝山路街道的李老伯，父
母已过世，自己未婚未育，年轻时便
患有精神疾病，常年需要人照料，名
下一套住房长期空置。由于李老伯
的治疗费用逐年增加，现有补贴等
收入难以维系后续治疗。静安区人
民法院将法庭“搬”进社区，并最终
指定止园新村居委会为李老伯的监

护人。庭审结束后，静安区人民法
院与宝山路街道共同发布《静安区
宝山路街道关于居委会申请担任特
殊人员监护人的操作指引》，为居委
会依法履职提供了参考。

《半月谈》记者调研发现，由于
基层干部多非法律专业出身，首
次面对此类状况时，往往不知从
何下手。有基层干部坦言：“哪些字
能签、哪些字不能签，心里一点底都
没有。”

谁来监护

在启动环节，法律虽已作出原
则性规定，但具体如何启动、启动是
否有前置条件依然不明晰。《中华人
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三十一条第三
款明确：依据本条第一款规定指定
监护人前，被监护人的人身权利、财
产权利以及其他合法权益处于无人
保护状态的，由被监护人住所地的
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法律规定
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担任临时
监护人。

上海申浩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
人张玉霞说，启动临时监护是否需
要满足一定的条件，如是否要先经
法院宣告，相关规定应进一步细
化。若必须以法院先行宣告为前
提，特别程序的法定审限可能长达1
个月，而突发疾病的抢救往往刻不
容缓。

在财产动用方面，实际操作中
也存在一些现实困难。医院需要预
交押金，而银行见不到本人或公证

书不予取款。虽然居委会有意愿介
入，但在动用昏迷者存款方面缺乏
明确的法律依据；民政部门作为潜
在的遗产管理人，在当事人尚未去
世时能否提前介入动用财产救人，
同样需要进一步明确。

“当居委会成为临时监护人后，
能否将银行卡里的钱全部取出用于
治疗？当事人醒来后发现积蓄耗
尽，如果问责怎么办？”张玉霞提出
一连串疑问，“法律明确规定‘按照

最有利于被监护人的原则进行’，但
具体尺度如何把握，实践中还需要
更多探索。”

在部门衔接层面，从法条来看，
住所地的居民委员会、村民委员会、
法律规定的有关组织或者民政部门
均可担任临时监护人。但在具体实
践中，当户籍地和居住地分属不同
辖区甚至不同城市时，“住所地”如
何理解？由谁来承担临时监护责
任？这些问题都需要进一步厘清。

“卡”在多道坎

制度“补位”正当时

随着我国老龄化进程加速，独居群体

的监护缺失问题日益凸显。相关研究显

示，76.7%的老年人担心突发疾病或遭遇意

外情况时没有子女或配偶在身边。对于无

近亲属的独居者而言，突发疾病时“谁来签

字”“谁来取款”成了第一道难关；若不幸离

世，丧事“由谁操办”、遗产“由谁管理”“谁

来继承”，同样是棘手难题。


